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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拟声词“   ”*

崔 山 佳

（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提  要 明清白话文献中有拟声词“  ”，有的辞书释其义为“拳击声”，不确，太

过狭窄，有的辞书注其音为“pī pāi”，也有学者将其等同于“乒乓”，亦不确。清末美国学

者睦礼逊《宁波方言字语汇解》注“  ”音为“inŋʹ-anŋ”，义为“开门、关门声”，这与明清

白话文献中的“  ”有别。现代宁波方言“  ”音为“［iŋ445ã445］”，与“inŋʹ-anŋ”相近，

义同。据现有材料可证，清末以前，明清白话文献中的“  ”为拟声词，“形容拳击声、

打铁声及其他物体敲击声等”，但音未能确定 ；清末以后，宁波方言中的“  ”亦为拟声

词，表示“开门、关门声”，音为“［iŋ445ã445］”。

关键词 “  ” 拟声词 近代汉语 宁波方言

1.“     ”已有研究

1.1  辞书收录情况

“  ”在辞书中收录得较少，现代常用的权威辞书《汉语大词典》中未见。

《汉语大字典》两版均收“ ”“ ”，但都未注音：“ ”释义为“拳击声”，“ ”释义

为“象声词，拳击声”，引例均为《封神演义》第 13 回（见下文例 1）。

《中华字海》亦收“ ”“ ”，指出“音未详”，释义与引例同《汉语大字典》。

《近代汉语词典》（许少峰，1997）收“    ”，注音为“pīpīpāipāi”，并指出字

书未收“ ”“ ”，无法知道其音义，然后通过三个用例拟定其读音 A。此外他还作

“按”：“用作开关门的声音，则其音当为 yīyīyāyā。”该释音释义并不确切，下文将要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清白话文献与吴语语法专题比较研究”（18BYY047）
的阶段性成果。

A这 3个用例分别见下文例（1） - （3）。许文列《三刻拍案惊奇》其实是《型世言》，《禅真逸史》

其实是明方汝浩（清溪道人即方汝浩）的《禅真后史》。另外，许少峰（1997）认为“字书无 、两字”，

显然不符合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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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到。

1.2  学界相关论述

杨春霖先生在《宋元明清百部小说语词大辞典》（吴士勋等，1992）序中指出：

“去年，有位同志问我《封神演义》中的‘ ’‘ ’两字如何读音？其含义又为何？我

查了估计收生僻字会较多的字书《广韵》《龙龛手镜》《康熙字典》、台湾版《中文大

辞典》等，但没有查到。我校历史系侯志义先生谓，以语句内容推断，当是‘左’、‘右’

两字 A。我再翻检印行不很久而后来居上的《汉语大字典》，始见赫然收有此二字，但

不注音，只解释为‘拳击声’，并只引《封神演义》第十三回：‘拎起拳来，或上或下，“  

  ”，一气打有一二十拳。’作例证。我至今还不能定其音义。”

赵家栋（2015：104）认为汉语中采用分形会意方式构成的 语不止一例，如将

“斗（鬥）”字拆分成“ ”与“ ”，俗写作“  ”，又作“    ”，表示打斗、击打之声。

后（2017）又进一步指出从来源看，“  ”与“乒乓”可以算作异形词，同采用拆字法，

拟打斗之声。

笔者以为“  ”本作“  ”很有道理，它无疑是“象声词”，但由于使用频率不

高，表意情况又较复杂，特别是其与“乒乓”的关系还有待商榷。

2. 明清白话文献中的“    ”

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    ”最早出现于明代文献中，所见文献类别包括明

清白话小说、戏曲，使用频率并不高。明代白话小说中“    ”的用例有：

（1） 拎起拳来，或上或下，    ，一气打有一二十拳。打的敖光喊叫。（明·许

仲琳《封神演义》第 13 回）

（2） 未及一餐饭间，病人腹中“骨都都”几阵作响，瞿琰令健婢抱瞿璿坐于净桶

之上。少顷，只听得后宰门“豁剌”地振动，却似吕梁洪开闸一般，    倾将下来。

（明·方汝浩《禅真后史》第 33 回）

（3） 武义一带地方打铁颇多，一日赴馆，往一铁店门前过，只听得    ，两个

人大六月立在火炉边打铁，王世名去看道：“有刀么？”（明·陆人龙《型世言》第 2 回）

（4） 只此一事，已是十分着恼 ；况兼昨夜枕儿边听翠苔说了考打之苦，又是动气

的了 ；复遇此时这番打骂，又且波及于人，岂不发作？便是泥塑的，原也坐不住了，便

将后厅香桌儿上    的拍着骂道：“老不贤！老嚼蛆！……”（明·西子湖伏雌教

主《醋葫芦》第 9 回）

（5） 道士见精怪不怕他，他却有些慌了，连忙把令牌在桌上    敲得发喊道：

A 见下文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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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天大雷公，霹雳震虚空……”（清·古吴墨浪子《西湖佳话》卷 10“虎溪笑迹”）

也有用“    ”的。如：

（6） 那些走报的，巴不得抢个头报，指望要赚一块大大堂钱，    。（明·金木

散人《鼓掌绝尘》第 9 回）

（7） 众喽罗听说，登时    ，拆了无数，缚成火把。（清·鹫林斗山学者《跨天

虹》卷 5 第 4 则）

明代戏曲中也有用例。如：

（8） （净）叫些木匠，    早把棺材钉。（明·吕天成《拜月记》第 25 出）

也有只用“  ”的。如：

（9） 说了这几句，就  骨碌，打到房门上去，其声如雷，比起先捶门的声势更加

利害。只是手法不同，起先用拳头，此时用巴掌，声虽重而势实轻，所以两扇房门再

打不碎。（清·李渔《连城璧·午集》）

这 9 个用例中“    ”“    ”“  ”均用作拟声词，分析其所拟之声，又

各不相同，对其所拟之声分别界定如下：例 1“拳击声”；例 2 坐在马桶上拉肚子的声

音 ；例 3“打铁声”；例 4 用手拍香桌儿的声音 ；例 5“令牌”敲击桌子发出的声音 ；

例 6 先用拳头，后用巴掌捶击门的声音 ；例 7“拆”东西（主要是与木头有关，可以缚

成“火把”）的声音 ；例 8“钉”“棺材”的声音 ；例 9 打门声。

由此看来，《汉语大字典》将“ ”“ ”释作“拳击声”所指太过狭窄。究其原因，

该字典仅举例 1，又依据该例提取意义，难免词义范围概括过于狭窄。看以上所举例

子，“    ”确切解释应该是：“象声词，形容拳击声、打铁声及其他物体敲击声等。”

另外，不难发现，这 9 例的作者的地域属性比较有特点，具体又可分为 3 种情况 ：

第一，有的作者生平清晰，可明确为吴语区人，如：许仲琳为江苏南京人，明代时

南京应属于吴语区 ；陆人龙是杭州人 ；金木散人吴姓，为苏州人 ；吕天成为浙江余姚

人 ；李渔为浙江兰溪人。

第二，有的作者只留有笔名，但笔名或作品内容与杭州相关，很可能是吴语区

人，如：西子湖伏雌教主真实姓名不详，但就“西子湖伏雌教主”来看，就算不是杭州

人，也可能与杭州有关 ；古吴墨浪子又称西湖墨浪子，真实姓名不详，但就“西湖墨浪

子”来看，就算不是杭州人，也可能与杭州有关，同时，就作品来看，《西湖佳话》共 16

卷，以平话形式写成，每卷讲述一个与西湖有关的人物故事 ；《跨天虹》题“鹫林斗山

学者初编，圣水艾衲老人漫订”，“鹫林”为浙江杭州灵鹫峰（即飞来峰）之别称，鹫林

斗山学者很有可能为杭州人，艾衲老人即艾衲居士，《豆棚闲话》的作者，也可能为杭

州人。

第三，有的作者疑为杭州人，如：方汝浩，一般认为是河南洛阳或郑州人，也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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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其为杭州人。

据此可以初步推测，“  ”很可能是明清时期吴语中的方言词语 A。

3.“  ”与“乒乓”的关系探讨

有不少学者认为“  ”等同于“乒乓”，有的学者直接把文献中的“    ”改

为“乒乒乓乓”，如王维堤（2011）点校《封神演义》时把第 13回中的“    ”（见例 1）

改为“乒乒乓乓”。王起（1994：510）也对“    ”作了注释：“象声词，即乒乒乓乓”，

声音也注作“pīnɡ pīnɡ pānɡ pānɡ”。这一注释值得商榷，因为“    ”四字，一般

是“ ”在前，“ ”在后，如果“    ”同“乒乒乓乓”，那么例 6-8 中的“    ”，

也要与“乓乓乒乒”对应才行。

考察网络上的语料资源，国学大师网、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BCC）把《禅真后

史》第 33 回（即例 2）中的“    ”也改为“乒乒乓乓”，而《媚史》（即《禅真后史》）

第 33 回中干脆未见“    ”或“乒乒乓乓”。

赵家栋（2017）认为在中国古代有很多表示碰撞、击打、爆破的象声词，如“甹

夆”“荓蜂”“𢖊𢓱”“砰磅”“  ”等，它们都是“乒乓”的同源词。他对“乒乓”作拟

声词的用法作了深入考察，并与“  ”进行了对比：两者均经常用于表示打斗、碰撞

声，“  ”的用法和“乒乓”相似，二者构词方式亦同。此外，他不仅指出“  ”与“乒

乓”是异形词，分析了拟声词“乒乓”所模拟的声音主要有：打斗声、爆裂声、打门声、

响雷声、锅碗瓢盆碰撞声、捶背声，还进一步指出“  ”“乒乓”可共同模拟的声音，

如表1：B

表 1 赵文中“  ”与“乒乓”所拟声音对应情况

模拟声音 用词 语例

打斗声
乒乓

① 众人一齐上前，拳头巴掌，乒乓劈拍，乱打将來。（清·钱彩《说岳全传》

第 62 回）

   《封神演义》第 13 回（即例 1）②

“钉棺材”

的敲击声

乒乒乓乓
② 叫几个尼姑和尚，叮叮咚咚，做些功德送出南门 ；再叫几个道士拉鬼门

关上去招魂 ；叫几个木匠乒乒乓乓忙把棺材钉。（《缀白裘·幽闺记》）

   《拜月记》第 25 出（即例 8）

A 石汝杰等（2005）未收“  ”，该辞书的“吴语文献资料目录”中收有《型世言》《禅真后史》

《醋葫芦》《西湖佳话》《鼓掌绝尘》《跨天虹》等文献，这显然是疏漏。另“  ”多出现在明清白话

小说中，但白维国主编（2011）、白维国主编（2015）也未收录，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B 赵文中把《西湖佳话》卷 10（即例 5）的表义同时归为“打斗声”和“敲击令牌声”，归为“打

斗声”当误，本表统计时进行了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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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模拟声音 用词 语例

凿击金属声
乒乒乓乓

③ 银匠道：“錾坏时，大郎莫怪。”银匠动了手，乒乒乓乓錾开一个口子，那

银皮裂开，里面露出假货。（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卷 16）

④ 只见新竖起三间堂屋，高大宽敞，木材巨壮，众匠人一个个乒乒乓乓，

耳边惟闻斧凿之声，比平常愈加用力。（《醒世恒言》卷 18）

   《型世言》第 2 回（即例 3）

敲击令牌声
乓

⑤ 那上面乓的一声令牌响，只见那半空中，悠悠的风色飘来……（明·吴

承恩《西游记》第 45 回）

   《西湖佳话》卷 10（即例 5）

赵文所举例子比较有局限性，笔者以为“    ”同“乒乒乓乓”的理由还不充

分。“    ”还可以模拟“乒乒乓乓”之外的声音，如前文例 2，该例中的“    

”是指“拉稀”的声音，未见“乒乒乓乓”有对应用法。同时，例②中的“乒乒乓乓”

与例 8 中的“    ”虽然是“模拟‘钉棺材’的敲击声”，但作定义概括，应该改为

“模拟‘钉木制品’时的敲击声”才符合生活实际。笔者年轻时做过木匠，用“钉”敲

击的更多是其他木制品，如桌子、凳子、窗框、门框、床等，而不只是“棺材”，且这些声

音没有大的差别。

另外，“乒乒乓乓”在明、清、民国时期的文献中存在较多用例，笔者对其在北京

大学语料库（CCL）“古代汉语”部分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统计，共见 38 例，其中明

朝文献中的用例 A 如：

（10） 雷鹍左遮左架 ；雷鹏左护右拦。众诸侯齐动手那分上下 ；殷纣王共三员将

前后胡戡。顶上砍，这兵器似飕飕冰块；胁下刺，那枪剑如蟒龙齐翻。只听得叮叮当

当响亮，乒乒乓乓循环。鞭来打，锏来敲，斧来劈，剑来剁，左左右右吸人魂 ；勾开鞭，

拨去锏，逼去斧，架开剑，上上下下心惊颤。（《封神演义》第 96 回）B

（11） 风随火势，焰飞有千丈余高 ；火趁风威，灰迸上九霄云外。乒乒乓乓，好便

似残年爆竹 ；泼泼喇喇，却就如军中炮声。（《西游记》第 16 回）

（12） 他两个领着土地阴兵一齐上前，使钉钯，轮铁棒，乒乒乓乓，把一座摩云洞

的前门，打得粉碎。（《西游记》第 61 回）

（13） 一任他乒乒乓乓，栗栗烈烈，撼天关，摇地轴，九仙天子也愁眉 ；那管他青

A《汉语大词典》中，“乒乒乓乓”的首见例证为清代钱彩《说岳全传》第 17 回中的用例，嫌晚，

其实它在明代已见诸文献，且数量不少。《汉语大词典》亦收象声词“乒”，最早引例见于明代的《西

游记》第 45 回，奇怪的是，《西游记》中也有“乒乒乓乓”的例子，不知为何漏收。

B 侯志义先生以语句内容推断“ ”“ ”当是“左”“右”两字的看法，可能与该例中“左左右

右吸人魂”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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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红红，皂皂白白，翻大海，搅长江，四海龙王同缩颈。（明·罗懋登《西洋记》第 7 回）

（14） 一个飞宝剑，前挑后剔，光光闪闪，就如那大寒陆地凛严霜 ；一个抛铁杵，

直撞横冲，乒乒乓乓，就如那除夜人家烧爆竹。（明·冯梦龙《警世通言》卷 40）
此外，表 2 是其在清代、民国作品中的使用情况。

表 2 “乒乒乓乓”在清代、民国作品中的使用情况

时代 作品 总计

清代
《野叟曝言》、《说岳全传》（3 处）、《七剑十三侠》、《侠女奇缘》、《呼家将》、《官场现形记》

（2 处）、《文明小史》、《施公案》（3 处）、《海国春秋》、《续济公传》
15

民国
《明代宫闱史》（3 处）、《汉代宫廷艳史》（2 处）、《清朝三百年艳史演义》（2 处）、《留

东外史》、《留东外史续集》、《西太后艳史演义》（3 处）
12

相对而言，“    ”用例不多，到目前为止，笔者所见其用例仅有 9 例 A，而赵

文中只举 5 例，说“明清小说中习见‘    ’用例”是不符合语言实际的，“乒乒乓

乓”与“    ”使用频率相差悬殊。

同作为象声词，“乒乒乓乓”与“    ”所拟声音差不多（但并非完全一样），

笔者认为两者间关系可能是这样的：“乒乒乓乓”是通语的说法，当然吴语也用，而“  

  ”则是方言用法，主要是吴语的用法。

4. 现代吴语等“  ”的意义与注音

浙江奉化民间有“  ”，指“开门、关门声”，读音为“［iŋ445ã445］”，这一语义在字

形上显然更有理据。有意思的是，何华珍教授告诉笔者，其家乡江西抚州（属赣语）

与奉化的音差不多，意义也是“开门、关门声”。

此外，（美）睦礼逊（William T.Morrison）编著的《宁波方言字语汇解》收有“  ”，

其注音为“inŋʹ-anŋ”，其注音与奉化方言音差不多。又收有“门  响”（P100），可见，

这里的“  ”也是指“开门、关门声”。《宁波方言字语汇解》应该是当时（1876 年）

宁波方言口语的实际记录，是非常可信的 B。

但“［iŋ445ã445］”这个音所反映的对象狭窄，只是“开门、关门声”，而明清白话文

中的例子所比拟的声音要复杂得多，这是词义缩小的结果。原来吴语用“  ”是拟

A 包括“    ”3 例，“  ”1 例。

B《宁波方言词典》（朱彰年等，1996）、《阿拉宁波话》（朱彰年等，1991、2016）、《周志锋解说

宁波话》（周志锋，2012）、《宁波方言词典》（汤珍珠等，1997）等几部记录宁波方言的词典都未收

录该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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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词的泛指，现在专指“开门、关门声”，其词义所指对象减少，其声音也发生了变化，

用拟“开门、关门声”而定为“［iŋ445ã445］”，应该是比较准确的。

另据浙江大学俞忠鑫先生告知，浙江宁波慈溪人林汉达先生的作品中也用到 

“  ”，江苏有的地方也有，只是不知其具体例子，不好判断其意义。网上有人说郑

板桥诗中有“  ”，也未找到。又据浙江师范大学张磊博士告知，《徽州文书》的“契

约”中也有“  ”，注释为“门户”，看其本义，是“正门”，但笔者以为还是应该理解为

“开门、关门声”A。这就与宁波等方言一致了。

泉州方言也有“  ”。例如：

（15） 剞刳敲击木头的拟声词木成舟，沯泵东西入水的拟声词水中游。  船桨摇动的声音双篙桨，彳

亍到泉州。

这是苏世洪（2019）原创专辑《身在此城中》中的首发主打歌《来去泉州》。按

歌词的语境来看，“  ”是双篙、船桨划动的声音，这是其他方言所未见的，与宁波等

方言所说的“开门、关门声”不同。

综上所述，“    ”其义现在可以确定，与明清白话文献中的词义相比，现在

吴语等的词义所指对象大为减少。“    ”的音在明清白话文献中现在还不能确

定，但从清末开始，宁波等方言所使用的“  ”其音可以确定下来了。吴语中拟声

词“  ”与一些量词有相似之处，即古代是“一量对多名”，现在好多演变为“多量对

多名”。“  ”在明清白话文献中是泛指，可以模拟多种声音，现在吴语等方言中专

指“开门、关门声”。泉州方言“  ”另有其音其义。

另，《古壮字字典》（第 317 页）也收“ ”“ ”，但与汉语音义都不同。如：

“ ”：（邙、爿、 、伻），音“mbiengj”［biːŋ3］边 ；一半。

“ ”：音“mbiengq”［biːŋ5］①形容词之后附加成分。②前面加“ ”，义为“恍惚”。

5.“后宰门”与“    ”释义之误

许少峰（1997、2008）还指出：“用作开关门的声音，则其音当为 yīyīyāyā。”这是

针对本文例 2 来说的。笔者以为，这种理解是错误的。

“后宰门”有“皇宫的后门”义，又可写作“后宰”或“后载门”。周志锋（2006：

101）指出：“又可泛指后门。”但例 2 中的“后宰门”并非“皇宫的后门”，也并非泛指

的后门，而是指“肛门”。周志锋（2006：101）指出：“又可指肛门。”除该例外，另如：

（16） 连忙带转马头，略下些又是一拄，却直滑到尾骶骨边，几乎错进了后宰门

A《徽州文书》的出处为清光绪十二年丙戌冬月宋观成订《乡音集要解释》下册卷 85，张磊

博士认为《徽州文书》的注释比较简略，应该是开关门窗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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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醋葫芦》第 6 回）

例 2 中前有“坐于净桶之上”，“净桶”是“马桶”义（语见《现代汉语词典》）。后

又有“似吕梁洪开闸一般”，又有“倾将下来”，是说拉稀的事情，所以这里的“后宰门”

就指“肛门”。例 16 中前有“滑到尾骶骨边”，该例中“后宰门”也是指“肛门”。“后宰

门”有“肛门”义，为隐喻用法。《现代汉语词典》收“尾骨”：“人和脊椎动物脊柱的末

端部分。人的尾骨是由 4-5 块小骨组成的。”又收“骶骨”：“腰椎下部五块椎骨合成

的一块骨，呈三角形，上宽下窄，上部与第五腰椎相连，下部与尾骨相连。”因为“尾骨”

与“骶骨”都在身体的下部，与“肛门”较近，才会出现“几乎错进了后宰门去”的情况。

《醋葫芦》还有 1 例。

（17） 赛小唱道：“论人生，男共女，匹阴阳，前对前，如何后宰门将来串？分开两

片银盆股，抹上三分玉唾涎，尽力也筛将满，那里管三疼四痛，一谜价万喜千欢。”（第

11 回）

“后宰门”又作“后载门”，也有“肛门”义。例如：

（18） 一家的公公是个聋子，连打雷也听不见。一日，见外边失火，问道：“媳妇，

是那里失火？”那媳妇把他的屁股沟子一摸，他说：“哦，是后载门。可知是那条街？”

媳妇拉着他的手往胯下一摸，他道：“是臭水沟。不知是甚么人家？”（清·曹去晶《姑

妄言》第 15 回）

因为前面有“那媳妇把他的屁股沟子一摸”，后面有“媳妇拉着他的手往胯下一

摸”，所以，这里的“后载门”也应该是指“肛门”。

“后门”“后门口”有“肛门”义，也是隐喻用法，《汉语大词典》、高文达（1992）

收录“后门”的“肛门”义，石汝杰等（2005）收有“后门口”的“肛门”义。用例如：

（19） 早已把女儿放下，抱在身上，将膝盖紧紧地抵住后门，缓缓地解开颈上的死

结，用手去摩。（《醒世恒言》卷 9）
（20） 天香此时后门口觉得焦辣辣的难受，要想奚十一与他杀杀火。（清·陈森

《品花宝鉴》第 40 回）

“后门”“后门口”有隐喻义“肛门”，那么“后宰门”有隐喻义“肛门”就不足为

奇了。笔者查了北京大学语料库（CCL），未见“后宰门”“后载门”“厚载门”有指“肛门”

的用例，这说明该义的用例确实不多，但《禅真后史》和《醋葫芦》两例中的“后宰门”

却的确是“肛门”义，可见许少峰先生理解有误。

6. 结语

语音方面，明代白话文献中的“ ”“ ”虽然至今未知其准确读音，但从清末开

始，至少宁波方言的“ ”“ ”已经变音了，《宁波方言字语汇解》收“  ”，其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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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inŋʹ-anŋ”，与现代宁波等方言的“［iŋ445ã445］”相近。壮字“ ”“ ”的音为［biːŋ3］

［biːŋ5］，与其他大为不同。同时，用“［iŋ445ã445］”的音来解释明代白话文献与泉州方

言中的“ ”“ ”也不合适。

语义方面，明代白话文献中的“  ”虽然是拟声词，但意义多样，与“乒乒乓乓”

大多可对应，如模拟打斗声、“钉木制品”时的敲击声、凿击金属声、敲击令牌声（赵家

栋，2017）。但从清末开始，《宁波方言字语汇解》收有“门  响”，“  ”专指“开门、

关门声”，从词义演变角度来看，这是词义的缩小，符合词义演变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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